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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曲赋

乡情乡韵

登瀛坊

采风的人们成群结队
从登瀛坊鱼贯而入
庄重的神情宛若朝圣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只为了越过登瀛坊
抵达曾经读书的学堂
或者登临更高的山峰
文采伴着清风
让思想在峰顶高耸

而我，静坐在登瀛坊的石凳上
还在想着刚刚过去的端午
想着那个低吟着《离骚》
宽衣大袖的三闾大夫

丰周瓢饮

目光随风越过山门
越过树林、墙
和水泥加固的小径
在偌大的书院外
伫立如雕塑
只为听琅琅书声

夫子洞落英缤纷
显得有些冷清
来的人也不多
远不及资福寺的香火鼎盛

一箪食 一瓢饮
文人的风骨像脐带一样
一头连着风雅颂
一头连着我们

在丰周瓢饮亭驻足凝望
算不算与傅山相逢

崇古书院

窑洞的几何形状
在入世与出世间架起了桥梁
哲学的淡水湖
有时清澈见底
有时五光十色
而我，是你旁边一棵静静的国槐
等着下一场雨
催生青春的颜色
或者下一场雪
掩饰年轮的沧桑

一座城的千年文脉
是否也缘于你的内圆外方

陪红鬃马走过一程

评梅的《红鬃马》
从冠山出发
一路奔驰
于北京，于陶然亭

在《红鬃马》里
品冠山书院
吹林间清风
踏斑驳石痕
寻千年书声
那匹平定籍的红鬃马
从来没有离开冠山
离开平定

在冠山采风，云雾里
随红鬃马走过一程

风吹过冠山
（组 诗）

□邵光年

在议论家庭财产的保值增值时，有
一个观点是资源性财产的保值性，指的
是土地，说一块土地资源能种粮食，这
是人的终极资产。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土地有着很
深沉的情感。喜欢土地那独特的气味，
喜欢土地上生长出各种农作物的样子，
喜欢土地不动声色的沉默。起初听到
人们说乡下人土，甚至土得掉渣，心中
总有不服，常会嘀咕：土怎么了，土只是
不张扬自己罢了。直到后来，我从书本
上了解到了土的物质特性，才理直气壮
地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土”。

原来土是地球陆地表面由岩石
风化产物、有机质、水、空气及生物组
成的复杂自然体。它是由固相、液
相、气相组成的复杂混合物，部分土
体还包含生物相呢。它的固相是土
壤肥力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改善土壤
结构并保水保肥。它的液相是植物
吸收养分的主要媒介，影响土壤的黏
结性、胀缩性和热状况。它的气相为
植物根系和土壤微生物的呼吸提供
条件，影响有机质分解和养分转化效
率。它的生物相参与有机质分解和
养分循环，影响土壤的活性和结构。
这或碎得一地渣，或黏成一团泥巴的
土，原来还藏着这么多奥妙呢。我们
只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却忽略了五
谷丰登、百花怒放，无论如何都离不
开的最不起眼的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有
一个地方的土质条件。在本地，人们普

遍认同寿阳的小米、平定半沟的红薯、
盂县西烟的土豆，为什么呢？秘密就藏
在土壤里。这些地方的土壤中砂粒、粉
粒、黏粒等的搭配比例不同，决定了土
壤的农业特性不同。砂土颗粒粗、孔隙
大，通气透水性强但保水保肥差，适合
土豆、红薯的生长；而壤土颗粒比例适
中，水肥气热协调，适合种植优质谷
物。在平定南庄一带，土壤颜色呈红
色，经检验，这片土地富含硒元素，主要
以可溶态或离子交换态形式存在，易于
被作物根系吸收，种植的农作物的含硒
量有益于人体健康，是珍贵的营养农产
品。人们结合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
广泛种植谷物，生产出富硒小米，并以
此为原料酿制出富硒酒、富硒醋等系列
深加工食品，延伸了产品链，形成了高
效益农业产业。

我们习以为常的土，并不是地球
上本来的存在，土的形成是一个极其
漫长且复杂的自然过程，是岩石风化、
有机质积累、物质迁移与生物作用在
漫长地质年代中综合作用的结果。最
普通的物质，却有着并不普通的身份，
这就更加深了我对土地的热爱。村里
分土地时，我的户口已迁到城市，所以
生在农村的我并没有我名下的土地，
但现在父母分到的土地还在。父亲在
世时，对土地的热爱近乎执念。我们
村的土地大部分是山地，尽管分田时
为了公平，村里把土地分成好、中、差
三类，每户分到的地按总面积再除以
三，大体按三类分配，所以我家分到的

地分别在三个地方。父亲是种地把
式，他把三块地都打理得很好，每年都
有种植规划，以玉米为主，兼种谷、豆，
还有北瓜、豆角之类的蔬菜和土豆、红
薯这些作物，每年的花样各不相同。
我只辅助做些施肥、运输那样的力气
活儿，但收获的喜悦让我对土地的情
感愈来愈深厚。父亲的土地情结，其
实也是千百年农业文明在个体身上的
缩影。

人类历史曾经历过漫长的农业社
会时期。这个时期最显著的标志是人
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
者。人们对一些诸如玉米、谷物的植
物进行驯化，种植到土地上，收获果实
以滋养生命，开启了自给自足的生存
状态。农业社会以土地为最主要的生
产资料，把人的生存发展与土地深刻
绑定。从经济学角度看，土地在任何
经济形态中都具备最稳定、最可靠的
资源价值，因为它是人类生存的保
障。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农
业文明的光芒，因为人们更注重对经
济增长的关注。农业文明以土地为生
产资料，粮食每年只有一次到两次的
产出和交易，难以形成快速且巨大的
经济增量，作为农业生产的土地的价
值也就被低估或忽视了。

我还是钟情于土地的，不是因为财
产性的钟情，是一种情结，是对不断地
修养提升自己却为了奉献自己的崇敬，
是对以自己的强大可以承受默默无闻
甚至轻慢的膜拜。

情 结
□史玉宝

这几年，大家对乡村的印象之一，
便是村里的树木明显少了，种类也不如
以前多了。其原因是复杂的，却也是有
迹可循的。

小时候，村里到处都是树木。槐
树、楝树、枣树、榆树、柳树、杨树、杏树、
构树、桃树、李树、桑树、梨树、香椿、花
椒、梧桐、葡萄、石榴等寻常树木随处可
见。在这些寻常的树木之外，也有一些
稀罕的品种，比如银杏、杜仲、水杉、槭
树、楸树、皂角树、扁食树等等。这些种
类繁多的树木错落有致，在各自的位置
上装点着质朴的村庄。它们是村庄的
一部分，掩映着林立的房屋，和房屋一
起构成了村庄的轮廓。很难想象，没有
树木的村庄，该是怎样的模样。

这些年，老家的树木明显少了，种
类和种植面积都少了。小时候，村里到
处是楝树和榆树。我甚是喜欢楝树，喜
欢它清丽而琐碎的浅紫色小花，一嘟噜
一嘟噜的，堆积在青翠的枝叶间，宛如一
片片淡雅的云霞，在微风中飘溢出淡淡
的幽芳。楝花是属于乡村的花儿，它小
巧淡雅，不华贵，不招摇，就像村里的姑
娘们，朴素中自有一股动人的清新和素
净，让人觉着亲切，瞅着舒心。孩子们
猴儿似的爬上树，折几枝花握在手里，
将手掌当作花瓶，举着楝花在村里疯
跑。孩子们的身上，甚至整个村庄，都
飘荡着楝花的清芳。在我的故乡，流传
着一句谚语：“楝花开，吃烧卖；楝花转，
吃碾转。”楝花一盛开，离麦子成熟就不
远了。当楝花谢了，结出青色的楝子，
青色的麦粒饱满鲜嫩，正是吃碾转的好
时候。

碾转好吃，但是制作繁琐。将七八
成熟的麦穗采摘下来后，经过揉搓、脱
壳、翻炒、碾压、调味等工序，一碗美味
的碾转才能端上饭桌。碾转有着麦子
的清香，吃起来筋道爽口。这道小吃凝

结着农民的智慧，实为中原面食中最富
原生态的食物之一。只是，这道美味具
有鲜明的时令性，一年中仅有短暂的几
天光景适宜制作。麦子太嫩或太老，都
不适合做碾转。若是错过了节令，就要
等到来年。

等到楝子长好，孩子们又有得玩
了。我们用竹筒做出一支“枪管”，把一
串串楝子当成“子弹”塞进竹筒里，再用
筷子把它发射出去，用来射击一切的假
想敌。自然，总有顽皮的孩子胡乱射
击，因此惹出一些麻烦。

孩子们也喜欢爬楝树，因为楝树树
干光滑，不像枣树、桑树、榆树等树木的
树干那般粗糙，且楝树树干挺直粗壮，
适宜攀爬。脱了鞋子，朝手心里吐口唾
沫，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各自
找到一个树杈坐上去，悬着两条腿，悠
闲地晃荡，如同楝树上新长出来的两条
枝丫，随着风儿一起，摇啊摇。

楝树的木材挺拔，纹理粗而美，有
光泽，易施工，是制作建筑、家具、农具、
舟车、乐器等的良好木材。在我们那
里，人们喜欢用楝树做床。每当有新人
要结婚时，人们就会放倒楝树来做婚
床。后来，村民们开始跟风城里人，婚
床变成了西式的“席梦思”，楝树就退出
了婚床的舞台。

榆树，也叫榆钱树，曾经也是乡村
里常见的树种。春天的榆钱，是不亚于
香椿和槐花的应季美味。捋下来一枝
榆钱，直接塞进嘴里，鲜嫩中略带一缕
淡淡的清甜。若是拌了面蒸着吃，配上
我们当地最盛行的香油蒜泥，当真是给
肉都不换的美食。

榆树的树皮过于粗糙，不便于攀
爬。若是心痒难耐硬要爬一棵榆树，那
就得准备承受磨脏甚至磨破衣服的风
险。要是被大人们知晓了，免不了受一
通唠叨，甚至一顿毒打。可别小看榆树

皮，它可是宝贝呢！在青黄不接的年月
里，榆树皮挽救了不少生命。即使在今
天，它仍有其不可忽视的营养价值，因
此被人们所喜爱。

作为中国本土的树种之一，榆树生
长快，生命力顽强，适应性强，它的木材
坚硬而结实，且韧性大。但正如一枚硬
币具有正反两面一样，榆树的木材变形
大。因而，用榆木做梯子、车架等，倒是
相宜。不过，粗实的榆木却是房梁的首
选之材，恰如流传于民间的说法：“枣木
柱，榆木梁，离了椿木不盖房。”人们之
所以用榆树做房梁，除了其木质坚硬结
实外，也因其寓意好。用榆树做房梁，
寓意家里有余粮、有余钱，寄托了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那些年，人们的房屋越盖越多，乡
村的空地和宅基地变得越来越少，留给
树木的土地，自然也越来越少。同时，
人们在盖房或修路时，不管是在庭院
里，还是在宅基地周边，包括四通八达
的大道小路，都铺上了水泥。如此，适
宜种植树木的土地更加稀少了。再者，
大家都追随城市的风尚，笨重的原木家
具也不再受欢迎。村民们也不再依赖
那些需要数十年光景才能长成木材的
树木。如是，乡村的树木变少了。那些
消失的树木，和那些逃离乡村的人们一
样，在时代的洪流下，犹如过眼烟云，不
过倏忽之间，就消失不见。

那些消失的树木，有我喜爱的楝
树，还有我曾觉得扎手的榆树。不管我
喜爱也好，厌恶也罢，它们都曾参与过
我快乐的童年，并带给我欢悦。当下的
不少孩子，哪怕是在故乡土生土长的孩
子，却只能在书本上，或者影视作品中，
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至于它们的花
香和味道，怕是难以体会了。原本普通
的它们，消逝的它们，成了当下孩子们
不可触摸也无法感知的稀奇古董。

村里的树
□孙克艳


